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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说到话剧的文化性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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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三家巷》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欧阳山的代表作。它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策源地广州为背景，展现
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革命势力同反革命势力的反复较量，各阶级力量的消长变化，艺术再现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
案、广州起义等历史斗争场面，以独特视角展现了中国革命曲折而又辉煌的历史画卷。今年9月，广州话剧艺术中心有
限公司在充分尊重小说原著的基础上改编创作，将《三家巷》搬上话剧舞台。从书页走向舞台，此过程面临诸多挑战：
如何筛选关键情节与人物脉络，构建适合舞台的戏剧框架？怎样把文学叙述转化为有感染力的台词，让角色立于舞
台？如何重塑场景，于有限空间浓缩三家巷风貌与时代气息并拓展想象？本版围绕这些话题展开讨论，以期深化对文
学的戏剧改编的理解。

——编 者

小说《三家巷》由欧阳山创作完成，问世60余年来，感动、

启迪了无数读者。几十年来，它曾先后被改编成舞剧、粤剧、话

剧等多种形式。今年9月，话剧《三家巷》上演，我被其立足当

下、致敬先贤的诚挚艺术表达所打动。从文字到舞台，《三家

巷》所呈现出的文化品格和审美特征，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从

中探寻其独特魅力和深刻内涵。

地域文化建构的自觉意识。小说《三家巷》的故事背景是

百年前的广州。广州是中国南方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一

座拥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这里有三元

里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英勇抗英斗争，有广东人孙中山

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运动，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广州起义等。可以说，广州既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

地，也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英雄城

市。广州地处大陆与海洋的交接之处，这里的人们开风气之

先，思想开放包容，对新鲜事物有着敏锐的感知。欧阳山在小

说《三家巷》中，为我们真实地展现了广州的生活画卷，让读者

得以一窥那个时代广州独特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百态。

小说中有诸多可感可见的生活场景，它能让读者清晰地

感知到，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百余年来的生活秩序、日常的衣食

住行，以及在四时八节中那些繁琐礼仪背后所蕴含的细密心

思。在话剧《三家巷》里，导演将小说中的描述巧妙地物化为舞

台上的装置和陈设。整个舞台所营造出的氛围还原了浓厚的

广州韵味。再加上身着时代服装的演员在舞台上演绎着一幕

幕悲欢离合，观众很容易就被带入其中，深切感受到斗争的残

酷和命运的无常。

青春化书写的创新尝试。《三家巷》描绘了一众热血青年

的故事，那些青春少年，他们年轻的躯体仿佛有着无尽的力

量。在他们眼中，无论是铁匠家的孩子，还是买办资本家的孩

子，他们都可以在花香四溢、微风轻拂的街头高谈阔论。三家

巷里的年轻人心怀改造社会的宏大志愿，即便随着命运的车

轮转动，他们逐渐走上不同的道路，渐行渐远，但谁也无法否

定他们曾经的赤诚之心。对于周炳这个在文学长廊中熠熠生

辉的形象，小说中有这样一句描述：“看那孩子，外面黏黏糊糊

像个浑人，里面的胆子却大。”此句可谓微言大义。他被一部分

人当作憨、痴、不懂世事的“生瓜蛋儿”，仅仅是因为他无意间

撞破了别人的阴谋诡计，他为了怜悯那些比他处境更糟糕的

小伙伴而甘愿承受苦难。作者塑造了这样一个普通人的美好

形象，为后续故事发展的合理性埋下了伏笔。

买办资本家小姐陈文婷与周炳、区桃并肩前行，此时的她

已不再是娇滴滴的大小姐。为了爱情，她努力尝试靠近心仪之

人的精神世界，这背后是信仰的力量、爱情的力量。当一个人

有能力承受内心的痛苦时，便意味着成熟，这无关年龄。热爱

自由、向往纯粹之爱，其本身就是一种命运的体现。《三家巷》

一步步地为我们展现了其成长的轨迹，为后续的剧情发展进

行了合理铺垫。

对经典革命爱情的理解与取舍。小说《三家巷》描绘了多

段爱情故事：周炳和区桃情深似海，却缘浅难续，最终半路分

离；陈文雄和周泉因理想信念不同，分道扬镳；周榕和陈文娣

的爱情萌芽在风雨的冲击下迅速萎靡。革命与爱情是文艺作

品中永恒的主题。“五卅惨案”震惊全国，年轻美丽且意志坚定

的区桃就此倒在血泊之中。在话剧《三家巷》里，舞台上嘈杂惊

恐的人声、刺痛心脏般令人闷痛的枪声，还有烘托气氛的音

乐……种种声响交织，伴随着血红的色调映照全场，观众仿佛

被钉在座位上，沉浸在悲剧带来的哀恸之中，而这正是舞台艺

术所特有的表现手段。我们完全理解，在这舞台嵌套着舞台、

戏中还有戏的情境下，周炳真切地看到了那个永远住在他心

底、永远年轻的爱人。她的温言软语，宛如3月的和风，不仅让

周炳的身心得到慰藉，也让我们这些观众内心渐

渐平静下来。我们或许在心底默默相信，并虔诚祈

愿，有朝一日我们也能以这样的方式见到自己想

见的人。至此，话剧《三家巷》展现出了一种既脱胎

于小说原著，又区别于原著的独特艺术品相。临近

尾声时，舞台上已无需语言。阿炳在疾走，因为普

通的语言已经无法承载他对周围人的复杂情

感——那些仍在担惊受怕的家人、那些无意伤害

他却也无力拯救他的亲戚，还有那个他无法忘怀

却早已阴阳相隔的恋人，所有的情感都在他的疾

走中体现。

从小说到话剧，《三家巷》始终朝着一个方向

前行，那就是对广州这座城市深刻的理解与殷切

的告白。通过文艺作品持续的剖析解读，我们可以

认识到，“广州人”所代表的已不仅仅是在那里生

活的人们，更是象征着开化、开放、包容且洋溢着

青春活力的文化形象。

（作者系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辑）

今年9月，话剧《三家巷》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业内专家的

认可。这部话剧的成功上演，为当前的戏

剧创作，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改编（创作）

带来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名著“经典化”过程中的再取舍、再
阐释、再发现。《三家巷》小说原著以20

世纪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将三家巷中

周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陈家所代表的

买办资产阶级、何家所代表的官僚地主

阶级及其两代复杂庞大的亲缘关系置于

沙基惨案、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等风雷

激荡的历史事件中，对他们进行了典型

描写和深入剖析，展现出时代风云中各

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各阶层人物的精神

世界、青年人对各自的人生道路的抉择

以及人性的复杂。

一部艺术史实际上就是一个持续“经

典化”的演进过程。从古至今，每一个时代

都有其独特的艺术风貌与代表作品。《三

家巷》作为一部革命现实主义题材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2019年，《三家巷》入选了“新中国70

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文库，是值得进一

步开掘和深挖的艺术宝藏。

艺术经典都普遍具有超越时空的精

神文化价值。如何在改编经典的过程中

进行再取舍、再阐释、再发现，考验着新

一代艺术家的艺术眼光和驾驭能力。编

剧唐栋有意识地强化“青年”“锤炼”“成

长”“光明”的主题，他曾说：“青年，只有投身于波澜壮阔的

时代激流，才能在搏击风浪中经受磨砺并成长；生命，只有

生发出向往光明的崇高理想，才能在淬火锤炼中绽放人性

的光辉。”该剧将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相融合，着重突出青

年主题、青春主题以及成长主题，这一系列举措赋予了作品

现代品格。话剧《三家巷》在艺术呈现、美学表达和诗学意蕴

层面均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突破，作品结构完整，重点突

出，展现出独特的舞台魅力和艺术价值。

地域文化内涵的强化。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作品都

需要单独强化地域文化内涵，然而，若作品本身具备较强的

艺术概括性，并且能够把地域风情和文化特色巧妙地融入

艺术形象中，使其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

地域文化内涵的强化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当我们提及

《白鹿原》时，陕西的地域风貌便跃然眼前；说起《红岩》，重

庆的气息扑面而来；提到茶馆，北京的韵味萦绕心间。同理，

当我们说起《三家巷》时，自然就会联想到广州、广府乃至岭

南文化。正因为如此，学者蒋述卓曾将《三家巷》称为“广东

的社会百科全书”。

城市文化的注入与书写还有着更深层的艺术史原因。

在“十七年”的经典作品里，扎实且深入表现城市文化及城

市文明的或许只有一部《三家巷》，由此可见其稀缺性和珍

贵价值。这一点对于经典的现代阐释意义非凡。整个演出过

程中，舞台仿佛被广府文化、岭南风味全面浸润和渗透，营

造出了独特而浓郁的文化氛围。导演傅勇凡说：“相较于原

著，话剧《三家巷》篇幅有限，人物和情节都有所删减，但我

们在舞台上更多地融入岭南的特色，比如用粤语演唱主题

歌，以粤剧音乐的色彩作为音乐素材，呈现令人着迷的岭南

人文美”。全剧以广东音乐（广东粤剧）贯穿始终，其间穿插

着粤语歌曲和粤剧（戏中戏表演）。剧中所展现的元素，诸如

具有岭南特色的民居建筑、饮食起居，还有过契、修鞋、结

拜、乞巧节等各种岭南地方节庆礼仪、习惯习俗，以及儿歌

俚语等，就像一幅徐徐展开的岭南风情长卷，将岭南文化的

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戏里，城市的血脉在流

淌，城市的生命在跃动，城市的流转清晰可见，城市的肌理

细腻可感，城市的血肉丰满充盈。时代革命与城市生命有机

融合，使得城市文化充盈于整个剧场，艺术形象也因此变得

格外饱满鲜活，仿佛拥有了灵魂一般，深深吸引着观众。

演剧方法和戏剧文体上的创新。在我看来，剧中欧阳山

的形象是一种极具创造性的设计，它构成了一条独特且重

要的叙事线索，而这条线索的主要功能体现为结构功能。大

幕拉开，伴随着一声惊雷，欧阳山上场，与此同时，粤语主题

歌悠然响起。欧阳山坐在石凳上，开始向观众娓娓讲述“三

家巷”以及此地所发生的故事。欧阳山这一角色贯穿全剧，

犹如一块强力的磁石，将戏剧的各个组成部分凝聚在一起，

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同时也为剧情做出解释。倘若将欧阳山

这一角色去除，那么这6场戏便无法拥有当前这种简洁明

了的叙事效果。正是依靠他，才把这6个片段巧妙地结构起

来。其中有两个重点情节值得一提。其一是阿彩与陈万利不

堪的消息传出，这在当时的情境下，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的

“谣言”，也就是充满趣味的八卦内容。这部分剧情写得极为

精彩，演员们的演绎也堪称出色。若是通过其他场面来展现

这一情节，而不是借助欧阳山来叙述，不知要花费几场戏才

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这部分剧情妙趣横生，极具戏剧

性。在这一场景中，欧阳山已经完全被戏剧化了。其二是最

后一场（第六场），欧阳山与周炳展开直接对话。他说道，在

自己的作品里让某些人物死去，而现实比作品更为残酷，还

提到要让周炳去上海读书。这一情节充满了穿越感和间离

效果，同时欧阳山完全融入了戏剧之中，以戏剧人物的身份

出现。整个演出毫无突兀之感，也没有任何违和之处，赢得

了观众的阵阵欢呼和长时间的热烈鼓掌。由此可见，欧阳山

从单纯的串联角色转变为戏剧性人物后，就不再仅局限于

结构功能了。欧阳山的角色化，已然超越了结构功能，这无

疑是在文体创作以及演剧方法上的一次大胆创新。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65年前的8月，广州街头依然燥热。每逢下午，报亭前便

排起了长队，人们都在抢购报纸，只因上面连载着欧阳山的新

作——长篇小说《三家巷》。有的读者看着散发着墨香的报纸

时热泪盈眶，因为小说中描绘的沙基惨案场景实在令人撕心

裂肺——周炳弯下身去，准备帮助她站起来，嘴里不断低低呼

唤着：“阿桃，阿桃，阿桃……”但是她没有回答，只是柔软而平

静地躺在他的怀里，他举起拳头向沙面的凶手示威地挥动了

几下，然后两手托起她，刚一举步，就不知怎的，一阵天昏地

黑，两个人一齐摔倒了。

小说《三家巷》深受广东乃至全国读者的喜爱，是新中国

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将这样一部长篇小说搬上话剧舞台，是

广州话剧艺术中心对2024年话剧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此剧

是知名剧作家唐栋继《柳青》《路遥》等优秀话剧作品之后的又

一力作，也是导演傅勇凡、舞美设计秦立运、作曲石松等主创

团队通力协作的结晶。

命运辙印：普通人在时代洪流中的沉浮

称这部话剧做出了“重要贡献”，绝非溢美之词。在探讨该

剧从小说思维到戏剧思维的巧妙转换、剧中形形色色人物性

格的生动鲜活，以及对那满溢着羊城的水汽市声、粤音粤曲、

习俗风情的精心营造等内容之前，我们更应深入思考该剧主

人公周炳成长历程中所蕴含的人与历史的哲理内涵。主人公

周炳出生于铁匠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上学，只能外出打工，

或者过契给大姨爹家当干儿子。他生性善良正直，在打工期

间，为了救济佃户，“偷”了地主家的粮食，结果被赶走；又因撞

破并揭露了干爹强奸女佣未遂之事，再次被退回，只能前往恋

人区桃家学习制鞋修鞋。然而，为了保护恋人免受欺辱，他得

罪了操纵鞋业的商店少东家，从而失去了做鞋修鞋的谋生资

格。饱受侮辱与伤害的周炳，走投无路后，就像哥哥周金那样

投身革命。于是，他卷入了大革命的汹涌浪潮，痛失了爱如生

命的恋人区桃，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目睹了“四·一五”大屠杀，

还跟随张太雷打响了广州起义的枪声……主人公命运历程的

深刻性在于，他所遭遇的诸如“被退回”“被轰走”“被剥夺”等

一切境遇，均是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历史条件。而他的卷入、

参与以及打响战斗等一系列行为，则是在书写属于自己的历

史篇章，在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努力创造独特的个人价值。

话剧《三家巷》巧妙地借助主人公富有戏剧性的命运轨

迹，揭示出历史哲理：“人只有作为历史的经常的结果，才能成

为历史的经常的前提”。历史是永恒延续的，它首尾相连、循环

不息。主人公周炳所直面的既定现实，是每况愈下、日益窘迫

的生活境遇，在这并非自主抉择的历史情境下，他收获的结局

是深陷绝境、走投无路。而这“无路可走”的结果，又转变成他

投身革命的“前提”。这个“前提”推动着主人公周炳最终奔赴

上海，去探寻革命的真理，去开辟崭新的前途。于是，这个“前

提”在周炳追寻革命的历程中，又成为全剧所呈现的这段历程

的“结果”。这便是话剧《三家巷》所蕴含的人与历史之间精妙

的哲理辩证关系。也正是在对主人公周炳这种历史哲理辩证

过程的刻画中，话剧生动且深刻地展现了那一段翻天覆地、波

澜壮阔的大革命历史画卷。

戏里风华：爱与革命交织的美学华章

上世纪50年代创作、展现上世纪20年代故事的《三家

巷》，要如何在当今话剧舞台上获得观众喜爱？剧作家和整

个主创团队精准地把握了小说《三家巷》受读者喜爱的根本

原因，即主要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活、内心活动丰富且变

化多端，兼具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以及跨越时代的经典魅

力。特别是剧中的周炳、区桃、陈文婷等青年，面对如汹涌巨

潮般的历史和诡谲多变的时代风云，各自有着不同的反应，

或悖逆、或顺应、或沉沦、或奋起、或坚守。主创团队独具慧

眼，确定了以主人公周炳和区桃携手投身革命与培育美好

爱情作为全剧戏剧行为的主线。这里并非简单的“革命+爱

情”模式，而是革命与爱情相互生发、相互促进、相互融合，

二者将周炳和区桃凝结成一个全新且永恒的生命体。话剧

《三家巷》的全剧基本思想就蕴藏在男主人公周炳和女主人

公区桃的命运轨迹之中。

在羊城的蒙蒙细雨中，区桃首次登场，她仅凭手中那把雨

伞，便营造出一种如诗如画的意境，让人不禁联想到珠江之畔

恰似“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所描绘的景致。而在

伞下，半遮面容的她，宛如“红衣雨中舞，佳人意态华”所形容

的佳人，灵动且迷人，这无疑是极具美感的意象呈现。这一意

象伴随着剧情的逐步推进，在戏剧矛盾愈发尖锐的过程中，于

饱含深情的情节编织里逐渐凸显，在波澜起伏犹如惊涛骇浪

的剧情激荡间熠熠闪光，并在人物命运轨迹相互交织的关键

节点上得以升华。

当周炳被恼羞成怒的大姨爹逐入凄风苦雨中时，是区桃

为他撑起了雨伞……这就在美的象征里贯注了悲悯的情怀。

在梦幻般的七夕节里，被周炳誉为“织女下凡”的区桃，反问谁

是牛郎的时候，周炳的“嘿嘿”一笑，这正是爱的先声。区桃那

洁白玉兰花的乞巧制作，凝聚着美的象征。周炳为玉兰花旁的

区桃画像，则成了他们爱的写照。当他们看见哥哥周金带着青

年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活动时，周炳问：“区桃，要是遇上革命的

事，你参不参加？”区桃的回答，是一个少女朴素纯真的心声：

“你参加，我就参加，我跟你一起。”此刻，这美的象征放射出革

命的光亮。当他俩为反帝示威大游行的工人群众演出街头戏

《觉醒》时，剧中人物的台词就是他俩对那个黑暗世界的宣言：

“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生存权利而战”。此刻，他俩作

为全剧美的象征，已经由洁白的玉兰花，转化为一支燃烧的火

炬。在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罪恶的枪声中，区桃用生命喊

出的最终吼声——“为尊严而战”！这是大革命宏伟交响中，一

个灿烂如星的音符。而周炳的一声高喊“区桃”，则是两颗心灵

惊天动地的“核聚变”。

人是无法跨越生死界限的，但是，爱情可以。主人公周炳

在痛失区桃后，愈发被痛苦与孤独所吞噬。而周金那“区桃死

了，你也死了吗”的一声高呼，如电击般震颤了周炳的每一根

神经，也使得远去的区桃在他心中得以“归来”。当周炳为省港

大罢工再次排练宣传戏剧《雨过天晴》时，他仿若与区桃并肩

演练，往昔的默契与情感在空气中弥漫；在周炳独自于小渔船

上躲避国民党右派追捕之际，区桃的灵魂仿若化影而来，温柔

地向他倾诉：“砸烂了旧的，才会换来新的……这是你赠予我

的挚爱，亦是我遗落人间的相思，让我们一同将其珍藏。”尤为

意味深长的是，在主人公周炳即将远赴上海探寻革命真理之

时，区桃的灵魂第三次现身，朦胧之中，周炳与之共同唱响了

《牡丹亭》。诚如周炳的父亲所言，阿桃未曾消逝，她始终鲜活

地活在阿炳的内心深处。这不仅是一句饱含浓烈情感的文学

性表达，更是贯穿全剧的结构性核心所在：主人公周炳与区桃

那永不磨灭的革命精神以及不朽的爱情，作为美的永恒象征，

熠熠生辉于全剧的始终，赋予了作品深邃的内涵与动人的魅

力，使其在情感与思想层面皆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让观众

与读者得以深刻地领略到爱情、革命与人性在历史洪流中的

交融与碰撞，引发无尽的思考与感慨。

舞台之上：多维融合的视觉交响与心灵透视

本剧的舞台呈现极具特色，导演与舞美成功实现了三

个维度的有机融合，即时代氛围、地域特色与戏剧情境的交

融一体。例如，舞台左右悬挂着“通天”的6个巨大“灯罩”，它

们能够依据剧情的推进自由移动，生动且动态地展现出广

州 20世纪 20年代别具一格的城市风貌。那些巨大的“灯

伞”，象征着广州独有的廊柱在外且招牌字号竖排、参差错

落的商店街道。伴随剧情的流转变化，只需追光一打，“灯

伞”的某个区域便即刻化身为室内场景：或是周铁领着小儿

子周炳打铁劳作，父子间的争论悄然揭示出故事的前史；或

是陈万利夫妇暗中谋划将周炳上契，纳为干儿子。方才还是

熙熙攘攘的商业街，刹那间就变作了静谧的三家巷。如此一

来，观众虽身处剧场之中，却仿若能透过舞台直击人物内心

深处的幽微情感与隐秘心思。

另外，作曲采用广东音乐贯穿全剧，有效烘托出地域特

色，使观众仿若置身岭南，真切感受到浓郁的文化氛围，仿佛

羊城的水汽与喧哗扑面而来。《三家巷》巧妙地借助广东音乐

水韵流畅、圆润洒脱、委婉秀美的特质，有力地推动戏剧情境

更加鲜明生动。在剧情变换之际，作曲还大胆地运用变奏、变

调以及音乐截取等手法，精准且强烈地强调出人物内心世界

的波澜起伏以及情绪的层层演变，使观众能更为深入地理解

角色情感，进一步增强了戏剧的感染力与表现力。

将文学经典视为土壤，话剧和其他艺术样式从中汲取营

养，这种做法是值得鼓励的。通过改编进行再创作，这有利于

拓宽戏剧文学的创作路径，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范

例。它能促使创作者们在原有经典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与突破，

融合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与时代特色，使戏剧在传承经典的

过程中不断进步，进而丰富整个艺术创作领域的生态，满足观

众日益多样化的审美需求。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那沁人的芳香，来自扎根历史的红泥土
□□欧阳逸冰欧阳逸冰

话剧《三家巷》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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